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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读书酝清暇，看文盈心悦。
㬢烁里翻页，夕霞中草书。
漾漾字粒间，洒洒笔墨里。
心在书中游，情在文里酣。
文韵润枯萎，赋雅滋夕昏。
书有黄金屋，更有颜如玉。
越读心越敞，越看意更昂。
书里寻静境，文中觅䜭智。

江城子·家园浅夏

高天初夏风微微，晨曦灿，朝霞烂。
厚土阡陌，夏韵正嫣然。
牡丹芍药芬酝芳，淑雅秀，溢慧禅。

满城花香盈瑞祥，盈诗韵，漫香妍。
夏日家园，美景不胜览。
更有夕霞映丽影，更娆人，添兴酣。

诗 绪 纷 飞

读 与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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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是否会想起？
牟方根

蔡晓安的短篇小说集《匠人传》，用13个血肉丰满的短篇、
25万字的细腻描摹，于人间烟火处打捞出“非遗”文明的微光，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溯，也是立足于当下的时代叩问。该小说
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字里行间紧紧扎根于生活的肌理，在
木匠、铁匠、陶匠的凿痕与火色里，还原与打捞着正在逐渐消逝
的文明印痕，让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猛烈碰撞，完成了一
次次对非遗传承的深度叩问，也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注
入了非常鲜活的地域人文元素。

《匠人传》跳出了“非遗纪录片”式的刻板叙事，摒弃了将匠
人塑造成“技艺容器”的固化思维，让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回归到
既有生活褶皱又有情感波澜的“人”的范畴。

比如《双面雕》中的覃树根，做了一辈子木匠，双手布满老
茧，心里却揣着对手艺的敬畏。当某小学请他去上“非遗”课，他
以为手艺终于有了传承的希望，突然面临领导与老师对“双面
雕”的觊觎，让这份喜悦立马蒙上阴影。蔡晓安没有将覃树根塑
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守艺圣人”，而是细腻地刻画出他心理的

变化：从最初的“喜滋滋”到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再到最终
趁着雨夜“自盗”作品的无奈。看似荒诞的举动，却坚定地隐藏
着一个老匠人最后的倔强。在他心里，双面雕不是讨好权贵的
藏品，而是他耗尽半生心力守护的“孩子”，是手艺尊严的最后防
线。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攥着雕刀的手、盯着作品的眼神，让这份
坚守变得可感可知。

《八两秤》则通过刘秤砣父子的内心挣扎，让“秤平斗满”的
行业规矩在人性的考验中有了新意：有人为阻止女儿减肥改“轻
秤”，有人为帮扶他人又不伤其自尊要改“重秤”。蔡晓安紧紧地
聚焦于刘秤砣父子的忐忑。一把锉刀的迟疑，道尽了传统匠人
在伦理与人情间的两难。这些复杂的人性细节描摹，让“八两
秤”成为映照人心的一面镜子，刻画出刘秤砣父子试图在传统与
现代的夹缝中寻找平衡的普通人心态。

《从泥到陶》里的陶师傅，将传统陶艺与儿童兴趣相结合，一
个“儿童陶艺体验”的设想让陶师傅非常沉醉。蔡晓安没有将这
个转变写得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细致的描写，将陶师傅在调配彩
色陶土、教孩子捏坯的过程，用非常令人陶醉的语调徐徐道来。
这种“旧手艺新用法”的突围，再次证明“匠人”的生命力不在于

“守旧”，而在于要找到与当下生活的连接点。
匠人形象深深地植根于重庆市云阳县的地域文化土壤，让

非遗技艺传承与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质水乳交融。
《铁匠与古镇》里的吴志强，他对铁匠铺的执念与云阳的地

域文化紧密相连。吴自强也不是不想搬到新县城，他只是觉得
自己就是个铁匠，在新县城，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做铁匠铺
呢？在他看来，铁器也不是普通工具，而是人们生活记忆的载
体。吴志强守护的不仅是一间铺子，更是人们对古镇的文化记
忆。

在《匠人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蔡晓安“在场”的写作姿
态。他没有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匠人，而是深入到他们的
日常中，用平实的笔触还原喜怒哀乐。重新唤起我们对手艺人
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于匠人烟火处打捞文明微光，于平凡故事中传递文化力量，
这便是小说集《匠人传》传达给我们的最动人的信念。它提醒着
我们，那些正在消逝的老手艺、老匠人，也是我们文化根脉的所
在。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传承它们，也就
是为长江文化的延续，注入最坚实、最温暖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匠人传》：不止是手艺
周其伦

蕉 窗 漫 笔

元旦那天搬家，不经意翻到1995年大学毕业留影。看着照
片上那些青春的脸庞，我不禁感叹：30多年前的我们，把最美好
的记忆，定格在了自信的眼神里，定格在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里。同窗的你，今天你是否会想起？

亚同学，堪称同学中最励志的那一位。在我的记忆中，读大
学期间，他便将对文学的热爱深植于心。那时，学校办有校报、
建有校园广播站。利用课外、周末时间，亚同学争分夺秒地投入
创作，并源源不断地给校报、校广播站投稿。于是，校报的铅字
间常印着亚同学的姓名，校广播站的声音里总回荡着他的文稿
——那些带着墨香与电波的篇章，就这样静静漫过整个校园，成
为许多同学记忆里清澈的回响。

明江同学，与我是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老乡。他人长得
帅，被公认为“校草”，组织能力强，担任系学生会主席。他的眉
目间浸染着三峡水土滋养的清朗，嘴角挂着笑意。他处事有如
江石般的质地，需要决断或推动时，显出果敢、坚定。

系里举办迎新晚会，开场时音响系统突发故障。场下杂音
四起，参与晚会组织的人员急得满脸通红。明江同学，不慌不忙
地走上舞台，面向全场，亮开嗓子，便迅速化解了尴尬：“同学们，
晚会正式开始前，我们利用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请坐在前排的新
同学们，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待新同学们青涩地介绍完毕，明江笑着接过了话头。他学
着四川方言的调子，说小伙俊朗是“行走的衣架子”，夸姑娘灵秀
是“画里头走出来的仙女儿”，赞嘴皮子厉害“像四川的麻辣烫，
又烫又香，活色生香”，引得满场捧腹大笑，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愉悦的氛围中，技术人员抢修好了音响。

贤文同学，来自四川西昌。读大学期间，我俩不但是室友，
而且是睡上下铺的“兄弟”——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无数个夜
晚，我的床板就是他的“天花板”，我们就在这一板之隔间，聊理
想，侃人生，也分享着青春的困惑与秘密。他熟悉我在上铺难以
入眠时辗转反侧的节奏，我也听惯了他梦的呢喃。

贤文同学爱弹吉他。老狼演唱风靡校园的民谣《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仿佛就是为
我们写的。一天黄昏，贤
文同学抱着吉他轻轻弹
唱起来：“睡在我上铺的
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
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
今再没人问起……”听着
听着，我的眼眶不由湿润
了，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他：“睡在我下
铺的弟弟，这辈子，我们永远都是好兄
弟。”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有些承诺比旋律更长久，有些兄弟比
岁月更亲近。

大学毕业，我和贤文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庆万州、
四川西昌工作。遥遥相隔，近两千公里，却从未中断过我俩的情
谊。打个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总能让时光倒流，逢年过节用
短信互致问候，简单的字句里藏着无需言说的默契。

2015年，恰逢大学毕业二十周年，一场满怀深情的相聚在
母校之畔的卫星湖景区举行，我有幸参与。看流云拂过旧时窗
台，听碧波轻述往日书声，二十年时光，仿佛只在转身之间，却又
厚厚地落满了青春的倒影与回响。

华伟同学，还带来了我们1995年毕业时的留影，塑封的边
缘已泛黄。这张珍贵的留影，如同一把打开时光之门的钥匙，大
家的目光瞬间被牵引了过去。

“兰同学，你当年好瘦哦！”“何同学，你茂密的头发去哪儿
了？”这一幕幕对青春印记的“指认”，恰似《同桌的你》里的旋律，
虽时隔多年，亦能叩动心弦。

2025年，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因为家中事务缠身，
我未能参与，留下缺席的遗憾。

如今，在搬家的尘嚣中与这张毕业留影又一次相遇，我蓦然
感受到：那些与你并肩书写过青春的同学们，依然能让你我的心
紧紧相连……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心上无皱痕
赖永亮

岁月如溪水般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
迈入四十的门槛，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
喜欢穿背带裤、着运动鞋、背双肩包，依然爱
哭爱笑爱撒娇。

前几年去赴初中同学的聚会，二十多年
的光阴倏忽而过。一进门，老同学们便纷纷
围拢，眼神里盛满了惊奇：“亮亮，你是吃了防
腐剂吗？看着咋还像二十多！”我笑着，心底
却悄悄爬上一丝不安：莫非，这身装扮当真成
了时光里的“错位者”？

这“错位”的戏码，在我身上演过好几回
了。初到棠香小学报到那年，新同事热情地
拍我肩膀：“刚毕业的大学生吧？”我含糊地应
着，没好意思说自个儿已是三十六岁的“老教
师”。加入区作协时，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师
姐，亲热地唤我“小妹妹”。我臊得慌，坦白
道：“姐，我快四十啦。”她眼睛瞪得溜圆：“哎
哟，还以为你二十出头呢！”后来，我买了时兴
的蝴蝶结压发戴在头上，姐姐对侄儿笑道：

“瞧你小姨，背上书包，活脱脱一个高中生！”
那年秋天，我的一篇小文得了“香国之魅

文学奖”，上台发言时，我手心微潮。刚下台，
作协郭主席便笑着拉住我：“刚才黄主席问
我，发言那姑娘是哪个学校的学生？讲得不
错！”

后来结识新朋友，我索性主动“交代”：
“我呀，早过了四十啦。”对方往往笑弯了腰：
“哪有女人自己报年龄的？这可是秘密！”我
唯有苦笑。

那天对着镜子，看着里面那张娃娃脸，我
忍不住问先生：“你说……都这把年纪了，是
不是该把这背带裤、双肩包都压箱底？明天
你陪我去商场，挑几件成熟稳重的衣裳，再加
双高跟鞋，咱们也试试走知性优雅路线？”

他放下手里的书，把我从头到脚细细看
了一遍，哈哈大笑起来：“傻不傻？你就是这
个活泼单纯的性子，穿成这样才像你！硬要
拗出个知性优雅来，那能像吗？”他敛了笑，目
光温软地看着我：“老婆，年轻是福气！别人
看你年轻，不只是因为这张娃娃脸、这娇小的
身段、这活泼的打扮，更因为你心里头还冒着
嫩芽儿呢——单纯善良，向上好学，把日子过
得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暄腾腾，看什么都是
暖暖和和的。”他顿了顿，语气认真得像在念
一句箴言：“心里没褶子，活到八十岁，你照样
年轻！”

这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心头的结。如
今我依然穿着我的背带裤，背着双肩包，脚步
轻快地去上班、买菜、会朋友。照镜子，眼角
添了细纹，但那双眼睛里的纯净与光亮，分明
还是二十岁时的模样。我想，只要心里对生
活的好奇和欢喜还在，心上没那道岁月的褶
子，人自然就舒展，管它年岁几何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